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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两赴六安市金安区毛坦厂镇，为着那条老
街和老街上的涂敦堂。
毛坦厂明清老街不算宽，但1300多米的长街两

旁，是绵延着的明清建筑，街道路面的中间是青石
板，留有独轮车常年碾压形成的凹槽，两边是鹅卵石
以及其它不规则的石头铺就的路面。看着这些青砖
灰瓦白墙的徽派建筑和灰色的小街路面，仿佛看见
这里昔日的繁华与烟火气。

老街建筑的外墙大多经历过修缮，但多数商铺
门板都还保留着旧时的原貌。有趣的是，一副门板上
还留有一扇小门，应该是出于闭店时的出行方便。过
去在别处好像没有看到过，不知道是当初就如此，还
是由后人所为。

楹联文化是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的毛坦厂的
一大特色。春节刚过，我游老街时就特别注意这里的
春联。这里的许多春联摆脱了福财康安这类传统俗
套的内容，更有书香味和文化气息，意境和书法堪称
上乘，如“虹飞百尺桥，鹤舞千年树”“云卷千峰集，风
吹万壑开”“读书写字种花草，听雨观云品酒茶”“望
远能知风浪小，凌空始觉海波平”等。老街的文化气
息还表现在其他方面，譬如那些公用设施的外箱不
是裸露着，而是绘有美术图案，具有文艺味，如一幅
类似毛坦厂老街的水墨画上，题有“长安一片月，万
户捣衣声”的诗句。

岁月沧桑，尽管极力修缮与保护，老街毕竟老
了，甚至有些破败。狭窄、拥挤、没有卫浴等，生活很
不方便，因而包括一些公房在内的约三分之二的房
屋都关门闲置着，一些门板上还写有或贴有“学生出
租”字样。其余有住户的人家也多是一些老年人，也
有少量的中年人，基本不见年轻人。

老街大多建筑是历史建筑，自然会留有历史的
遗迹，包括“花垣墙巷”“南水井巷”“窟窿桥巷”等地
名和“国营六安县物资局毛坦厂供**”“1958大食
堂”等机构名，我特别关注的是涂宗瀛的涂敦堂。

由于工作关系，我关注涂宗瀛“求我斋”多年。六
安人涂宗瀛是晚清重要官员，也是晚清“理学中兴”
潮流中的重要人物，他以“求我斋”为堂号的刻书处
刻印了二十多种文献，包括晚清理学名臣、清官、霍
山人吴廷栋《拙修集》在内的多种理学文献，但各种
文献均无“求我斋”设于何处的信息。多年来，我一直
没弄清楚“求我斋”设于何处，感觉好像涂宗瀛在金
陵任事和居住时，“求我斋”似乎也设在金陵，但也没
有具体的文字记述。我曾请教省内外的几位专家，都
没有明确答案；一位同行专家还求助于DeepSeek，
依然无果。涂敦堂外的文字介绍中说，这里是涂宗瀛
晚年读书、著书、刻书的地方，那么“求我斋”是否就
设在其中呢？

颇费周折地走进涂敦堂院内，我顿时惊呆了，那
建筑物上赫然挂着“藏书楼”和“求我斋”两块金色牌
匾！我寻觅多年的“求我斋”就这样不期而遇地出现
了？涂敦堂同样是徽式建筑。从门面看，规模不大，也
看不出奢华，可走进院内，才发现别有洞天。整个建
筑上下两层，“藏书楼”在楼上，“求我斋”在楼下。
走进藏书楼，发现里面一排排书架上陈列的多

是《四书》类和《红楼梦》等书籍函套，簇新的色彩表
明，这些函套不是原物。不仅如此，涂宗瀛是理学家，
求我斋还刻印了《二程全书》《朱子大全》《拙修集》等
理学著作，可藏书楼里却没有理学文献的展示；藏书
楼的横梁上还挂着一块金色牌匾，上书“纸上得来终
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一行字，这句名言置于藏书
楼很是不伦不类。从整体上看，藏书楼的布展设计既
不周全，也不够专业。
涂敦堂院内介绍说：晚年的涂宗瀛辞官回乡后，

以“六安斋”“求我斋”为堂号……在涂敦
堂内刊印书籍。虽然我是从事古籍工作
的，却并未见识过六安斋刊印的书籍，检
索了包括安徽省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上
海图书馆在内的好几个资源库，也未检
出六安斋的文献。至于求我斋刊印文献，
倒是比较普遍。根据检索结果，求我斋最
早刊印的文献，是清同治九年(1870)刻印
的《战国策去毒》和《问心堂温病条辨》；
同治十年(1871)又刻印了《二程全书》和

《拙修集》等。《拙修集续编》是在光绪九
年(1883)刊印的，涂宗瀛也正是在光绪
九年辞官回乡的。按照涂敦堂文字介绍
的说法，涂宗瀛是在辞官回乡后开始刻
书的。这就无法解释此前刻印的各种文
献。更重要的是，涂敦堂现在的文字介绍
中说，涂宗瀛“是用这种石板印刷技术在
涂敦堂内刊印书籍”，并在室内设立了石

印展示室。问题是，在我检索的各资源库、数据库中，
并未发现以“六安斋”“求我斋”堂号石印的文献；而
且涂敦堂石印室展出的石板显示的是“道光九年**
正堂邱”“光绪二十八年”字样。道光九年(1829)，涂
宗瀛才19岁，道光二十四年(1844)才中举人，涂敦堂
光绪九年才开始建设；光绪二十八(1902)年，涂宗瀛
已去世8年，这些石板显然不是涂敦堂原物，展示品
存在知识性和史料性的错误。另外，涂敦堂建筑上金
色的藏书楼、求我斋字号明显是后人设置的，缺乏作
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的厚重感。
在以往从事古籍工作的过程中，我虽然没能发

现求我斋的确切地址，但得到的印象是，求我斋似乎
设在金陵，这种感觉也符合涂宗瀛的任职经历。涂宗
瀛是在同治六年被任命为江宁(即金陵，今南京)知
府的，此后在江宁设立刻书处当属合理，刻书处堂号
为求我斋，但经常在求我斋堂号前署上自己的籍贯
六安，以表示自己并未忘本，也符合古人叶落归根的
传统。前几天，应我之请，南京大学图书馆的一位同
行专家为我发来清同治十年求我斋刻《二程全书》内
封的牌记图片，上面显示有“同治十年六安求我斋刊
板存金陵”字样，这里的“板”字即指为印刷而雕刻的
书板。这个图片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我的推测。另
外，求我斋刊印的《拙修集》内封牌记为“同治十年六
安求我斋刊曾国藩署检”，曾国藩是吴廷栋的好友、
理学同道，也是最早提携涂宗瀛的重臣，当时回任两
江总督，官署设在金陵，因而便于“署检”，这也从侧
面为求我斋在金陵做了旁证，尽管当时吴、涂二人已
任职他处。由于官员的职务不断变动，官员们所设刻
书机构不可能经常随之迁移，因而具有相对的稳定
性，所以求我斋存在一直位于金陵的可能性。据检
索，求我斋在清光绪十年(1884)、也就是涂宗瀛辞官
回乡的次年，刻印了《何文贞公遗书》《汉学商兑》《陆
清献公宰嘉训俗》三种文献，经过七年后，于光绪十
七年(1891)刻印了最后一部文献《冷语》。求我斋从
最初刻书到最后刻书，前后历时22年，包括涂宗瀛
辞官回乡后的8年，因而存在后期将求我斋移至涂
敦堂的可能性。

由于石印技术的效率远高于雕版印刷，涂宗瀛
后来以石印取代刻印是可能的。但涂宗瀛在光绪二
十年离世，距求我斋刻印的最后文献《冷语》只有3
年，因而即便他真的有石印书籍的历史，时间也相当
短暂，而且我们没有发现涂敦堂石印书籍的实物。
至于各种文献和现在的涂敦堂介绍说，涂宗瀛

著书若干种，我们检索求我斋刻书或涂宗瀛石印书，
都未曾发现，倒是检索到民国九年(1920)芜湖江东
印书馆的铅印本《涂大司马年谱》《六安涂朗轩尚书
政书》《六安涂朗轩尚书奏议》等。
不难看出，涂敦堂现在的陈设，从招牌制作、文

字介绍到藏书楼书籍，都存在知识性错误和专业性
欠缺，因而需要进行全面更新。
毛坦厂老街的建筑，基本都是徽派风格，两到三

进的院落，马头墙，屋顶是木结构，前院有
天井，天井下面有水池，寓意肥水不外流。
皖西山区为什么会有比较典型的皖南徽州
建筑群，在老街和镇上好像都没有看到相
关的介绍。有文章说，这是江南商人大量进
入毛坦厂后形成的建筑风格。此说当可成
立，但未见具体过程的介绍，需要资料的收

集和史实的挖掘，地方政府部门和历史文化学者需
要在这方面下点功夫。
从网上看，这条老街的徽派建筑很是稠密，规模

也很大，具有厚重的历史感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我
很想找一高处做俯瞰，并居高临下进行拍摄，可在老
街来回几趟，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老街里有一家
承古斋，制作大红袍油纸伞，是六安市非遗传承作
坊。从外观上看，房屋有两层，而且上层有向外的窗
口。见屋内无人，我问坐在门前的一位老妇人：老人
家，我想到你家楼上拍几张老街的照片，可以吗？老
人家的表情挺和善，同意我上楼拍照，于是就向里走
去，可走过门厅，后面是洗漱间，然后就是破烂的废
墟，并没有向上走的的楼梯，难怪楼上显得破败，我
只好向老人道谢后离开。走了一段，看到一个背着书
包、学生模样的小伙子在开门，估计是租住的学生，
我问他附近是否能找到拍照的地方，他说：没有可以
俯瞰的地方，要俯拍就只有航拍。

老街既然是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旅游景点，当地
政府就不应该以无为而治的方式对待。可以选择在
东西闸口两端外侧、老街保护范围外的某个地方，设
立一个观景亭，实行收费管理，一层顺带销售地方特
色食品与微型大红袍油纸伞等特色产品，并播放央
视《舌尖上的中国》介绍蒿子粑粑的视频；二楼介绍
毛坦厂镇的历史人文，从朱元璋“马政”、元亨兄弟到
老街兴起、涂宗瀛等文人，直至现在的毛坦厂中学；
三层是观景平台，从上面可以全景俯瞰老街，同时展
示游客拍摄的老街照片，以及影视节目在此拍摄取
景的照片。

老街的历史人文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和相当的
影响力，既然外地的影视作品可以来老街取景拍摄，
本土的文艺家何不以毛坦厂的历史文化为自己的创
作主题与素材？我就曾有这样的构想：明末清初，一
批徽州商人来到毛坦厂从事茶盐生意，老街逐步兴
起，有徽商贾而重学，兴办村塾，却遇家庭变故。在故
事展开的过程中粗略回溯元末明初的“马政”、茅滩
场到毛坦厂的转变、汪张李陈四大家族的兴起、涂宗
瀛建涂敦堂，直至跳跃到现在的毛坦厂中学。可惜，
我缺乏创作经验，驾驭不了这宏阔的历史场景。六安
文艺家群体中，应该会有人不负皖西乡亲的期待；政
府主管部门也可以向全社会招标的方式，组织文艺
家创作毛坦厂老街题材的文艺作品。
毛坦厂镇政府的《老街保护规划》提出了保护、发

展、效益三原则，应该说这三个原则是科学合理的，但
现实的状况是，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落实，这可能源于
小镇自身能力与资源不足的限制。我根据这个保护规
划和三原则提出的更新涂敦堂陈设内容、设立观景
亭、创作老街题材的文艺作品三方面的建议，既具有
现实的可行性，又具有相当高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但需要更高层面政府部门的支持与配合。
(舒和新，1985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皖西学院

研究馆员，从事古籍保护工作28年，将原本不为外界所
知的皖西学院馆藏古籍推向全国，馆藏珍本三次应邀
参加“国家珍贵古籍特展”，使皖西学院图书馆成为全
国学院层次高校图书馆中唯一的“全国古籍重点保护
单位”和“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先进单位”。2018年被授予
“皖西学院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突出贡献人物”；2019年
被评为安徽省“十佳阅读推广人”；2013年被安徽省文
化厅聘为安徽省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

老街当做新文章
舒和新

一声春雷，唤醒春天，也勾起我们对
古人春日雅事的好奇。今天，带大家认识
一件皖西博物馆的宝贝——— 唐代素面三
鱼纹瓷钵，一起透过它感受唐代的茶香与
春日氛围。

先说说唐代的喝茶风气。那时候，喝
茶可是全民流行的事儿，上到达官贵人，
下到平民百姓，都爱这一口。陆羽《茶
经》，更是把喝茶这件事上升到了文化层
面，煎茶法在中唐时期火得不行。您想想，
在温暖的春天里，邀上三五好友，煎上一

壶好茶，那得多惬意。
法门寺曾出土过一套琉璃茶碗和茶

托，它们淡黄色中带着点绿，晶莹剔透，走
的也是简约风，不过原料是从外国来的，
到底是直接进口还是在咱这儿用外国材
料加工的，到现在还有争议呢。

还有五代的一套白瓷茶具，里面有煎
茶的、点茶的各种家伙什，甚至还有陆羽
像，反映出当时煎茶和点茶两种方式交替
的情况。
相比之下，皖西博物馆的唐代素面三

鱼纹瓷钵，是在六安椿树镇出土的，但肯
定不是本土瓷器，应是从外地流传过来
的，从中可知墓主人当年应该很爱茶。关
于沿口凹槽处，除了放研磨棒外，应该还
有便于茶末从钵中倒出的作用，用棒轻轻
将茶末从凹槽处慢慢拨出一点，更见当时
饮茶之风雅。

器物之美：大道至简的千年风韵

皖西博物馆珍藏的唐代素面三鱼纹
瓷钵，堪称唐代茶具中的“极简美学”典范。
其造型圆润饱满，口沿微敛，浅腹，矮圈足，
口沿边开一流口(疑为放置磨杵之用，待研
究)。胎体轻薄却质地坚实，其形制与国家博
物馆藏的一组茶具中的一件茶臼一致，故
推测是用于研碾茶末的研磨器。
这件唐三鱼纹瓷钵，最引人注目的是

钵内的三条刻划鱼纹——— 线条简练流畅，
寥寥数笔便勾勒出鱼群游弋的动态，鱼尾

轻摆间仿佛带起涟漪，用手触摸有摩擦感，
眼尾略施涂酱黄色釉，与素净的釉面形成
鲜明对比。整个画图构图巧妙，彩釉的鱼儿
栩栩如生，这种“以少胜多”的设计，正是唐
代工匠对自然意趣的高度提炼。

匠心之道：窑火淬炼的技艺密码

此瓷钵的工艺背景尚未明确，但从其
胎釉特征推测，可能出自唐代邢窑白瓷窑
口。唐代青瓷以“类冰似玉”为追求，工匠
需精准控制窑温与釉料配比，方能烧出匀
净无瑕的釉面。而鱼纹的刻划更考验功
力——— 刀锋深浅、走势缓急皆需一气呵
成，稍有偏差便会破坏整体和谐。值得一
提的是，鱼在唐代是“有余”“自由”的象
征，三鱼相随的纹样或暗含“连年有余”

“如鱼得水”的吉祥寓意，展现了唐人对生
活美学的诗意表达。另外，三鱼纹钵还是
三鱼同首、三鱼争首词语的来历。

据资料考证，其中茶臼相对准确的使
用方法是：首先是把制好的茶饼用纸包
好，捣碎，再放入茶臼中，然后用一木杵或
者瓷杵之类在碗底仔细研磨，直到把茶叶
末完全碾碎成粉末状，再把茶末倒出备
用。内壁划出的网纹增加了臼与杵的摩擦
力，省时省力。鱼鳞片的存在应该不单单
是鱼本身所具有的特点，鳞片翘起的高度
要明显大于网纹。茶叶刚倒进去研磨时就
用鱼鳞处，等到茶叶磨制的稍小一些，才
改用网纹致密处，当然此时鱼鳞处依然可
用。仅从此一点不难看出唐人在制作这件
茶臼时的构思精妙与独特。

茶禅一味：一钵一盏间的盛世风华

唐代是中国茶文化的定型期，陆羽
《茶经》明确提出茶器“以素为上”的审美
标准。素面三鱼纹瓷钵的简约风格，恰与
唐代文人追求的“清饮”理念相契——— 不
加奶盐、专注茶之本味。彼时茶宴盛行，一
只素雅茶钵置于案头，既可彰显主人品
位，又以鱼纹的灵动打破沉闷，暗合禅宗

“静中有动”的哲思。这种器物不仅是饮茶
工具，更是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物质投射。

古今对话：千年极简美学的现代启示

唐代素面瓷钵的“简约风”，与当下推
崇的“少即是多”设计理念不谋而合。其摒
弃繁复装饰、强调功能与形式统一的思
路，对现代茶器设计极具启发性。试想春
雷惊蛰之时，盛茶一盏，釉色映着窗外新
绿，三鱼恍若游入杯中——— 千年前的匠
心，正以这般静默的方式，完成与当代生
活的对话。

皖西博物馆的素面三鱼纹瓷钵，承载
着唐代茶文化的精魄，更是一部凝固的工
艺史诗。它提醒我们：真正的美学无需喧
哗，一器一物中自有天地。这个春天，不妨
以茶为媒，与千年前的唐人共品一份“大
道至简”的智慧。

六安西茶谷的春天，扣紧《望江南.超然台作》的上半
阙：春未老，风细柳斜斜……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
家。准确地说，半壕春水一山茶，才是西茶谷的主旨。
春光妩媚，半老徐娘。微风轻摇，柳枝婀娜，且笑，

且曼妙的样子，令人格外心旷神怡。
站在农家乐门前，放眼远眺：茶山苍莽，库水荡漾，

水绕山环，恩重情长。春意浓烈到精妙绝伦，令人语无
伦次的地步，像一块蜜糖，无比诱惑你的味蕾，却又怕
甜得齁人，无从下牙。

漫山遍野的茶树，一排排苍绿成行，章法有序，像一
行行青涩的文字，书写着国泰民安，鼎兴盛世；亦像我青
涩的诗歌，长短不一的诗句，服务于美妙的茶主题。有些
台刈的茶树，间距稠密，敦厚地处在半坡上，像写满文字
的书页。半掩，或对开，令人满怀愿景，无限遐思。
沿着长长的观景亭行走，青山绿水，尽收眼底。翠

柳，板栗，鹤立鸡群。它们不失方寸地点缀在茶山间，形
成错落有致的美感。健康步道和亲水栈道，依山傍坡，
九曲回肠，让你很难追溯到她的起笔，或落款。

景观吊桥，架设在沟壑之上，连接着山与山之间的
愉悦，像一条长长的破折号，为了华丽的转身，不惜传
承，或转折。

行走在蜿蜒的步道上，突然勾起我职业的想象：这
弯曲的线条，很像我那调皮学生潦草的字行，或随心所
欲的直线。稚嫩中稍带淘气，不屈，和倔强。亲水码头的
突兀，像一块修正错误的橡皮擦，披星戴月，搓揉着响
洪甸水库的浪花，反过来，又享受着细浪柔软的抚摸。而我们，从不轻易拿放。

凉风拂面的吊桥上，我和朋友聊生活与美景的相辅相成，聊山水茶香的
相映成趣，聊中国十大名茶之首的六安瓜片……

早在清朝乾隆年间，诗人袁枚于《随园食单》一书就有记载。可见，六安瓜
片的精贵，非同凡响。据说，慈禧生下同治皇帝后，才有资格月享十四两六安
瓜片的待遇呢！至于一代伟人周恩来、叶挺，与六安瓜片的不解情缘，《半生
缘》里的顾曼帧，与六安瓜片的血脉情缘，更是六安人的骄傲与美谈。

一时兴起，滔滔不绝。连同碧螺春的纤细外形，西湖龙井的光滑挺直，黄
山毛峰的醇厚绵甜，安溪铁观音的粗犷老练，都被我随心所欲，评头论足。他
听了，憨厚地笑了笑，不置可否。然后，很随意地说：“我大学是学茶的。”

语落。我们相视一笑，随即以拳击其胸。我那班门弄斧的囧相，昭然若揭。
此刻，我突然觉得他高大得像一座山，却内敛着自己的内涵，谦逊得像一株
柳，站在茶树中，低头颔首。他憨厚中略显机灵，显摆中略显节制，立马俘获我
所有的温柔。
我注意到：他穿着褐色牛仔裤，深绿白点的上衣，玉树临风，像这山水画

幅的点睛之笔。我后腿三步，把他定格在生动的春风中。
此地如梦似幻，令人浮想联翩。如果有来生，任你做回土匪，独霸这方山

水，掳我作为夫人。不打家劫舍，不杀人放火，用你名闻遐迩的威名，震慑所有
觊觎我美貌的隐君子，让我过上别具一格的安宁日子。
恬静时，任秋风掀不动我绿色的裙裾，就那么静静地坐成风景，任一帘春

欲暮，茶烟落花风；放肆时，就笑成响洪甸水库的一朵浪花，任皱纹堆满浅浅
的小酒窝；任性时，就将夫作马，背起我，巡山，采花，抽茅叶，撩“香分花上
露”，赏“水吸石中泉”。
波澜不惊的日子里，我们安守一份静谧，读春光烂漫，沐夏花沁香，拾秋

收丰硕，裹严冬寒凉。再生一双儿女，着鲜艳的红衣，在茶山上跑成独特的
风景。屋后栽几株修竹，以唤清风徐来；门前植几株玫瑰，供我们举案齐眉，
保鲜爱情；散养一群鸡鸭，你累了，宰一只，补补身子；再领养一只温顺的看
家狗，让它无条件地忠诚我，供我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享受权贵之肆。

你不在时，我以茶会友，淡煮时光，听歌，写诗，翻闲书，和孩子们一起，
念你，想你。就这样“素瓷传静夜，芳气满闲轩”，把寡淡时光过成岁月不老，
天长地久。
那么生活在西茶谷的村民们，是不是如我的想象般过着神仙眷侣的日

子呢？我分明看到茶香弥漫的山道
上，农妇轻提竹篮出入菜园的妩媚
妖娆，看到男人回家时，喜上眉梢的
微笑，听到竹林间呢喃婉转的鸟鸣，
呼到令人心醉的清新空气。
我想，他们一定是幸福的！因

为，这里有顿挫起伏的流水节拍，有
陶醉不已的山水情长，有春来江水
绿如蓝的生动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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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简约风”茶具邀你品茗赏春
——— 探秘皖西博物馆藏唐代素面三鱼纹瓷钵

名 非

突地，找出了一袋六安瓜片。
这是2004年阳光和水土共同化育
的茶品。瓜片和黄芽，是大别山对
革命老区最真诚的心意。前些年，
两个蓝色瓷坛装的茶叶，以为陈
了，不能饮用。准备清理，所谓清
理，就是煮茶叶蛋用，那是暴殄天
物。终究，没舍得。只是把包装去
了，茶叶仍放入柜子，静待时日。

今夜雨落，听着窗外的雨声
风声，心似有所动。像找故人聊天
喝酒一样，找出了这瓜片老茶。小
心打开。一看，颜色青褐，没蔫；一
闻，似远香来。我断定，就像前些
年，开喝陈年天福乌龙一样，好

茶。我兴奋地不住搓手。
新烧水，六安剐水和本埠江

河水都宜。用紫砂壶冲泡，第一开
两分钟，我有点等不及了，打开壶
盖，气韵升腾，清香袭人。倒出茶
汤，黄亮明媚，急入口，一水抵喉入
胃，爽利。第二开五分钟，茶色清
亮，香味醇厚，咂巴咂巴，余香满
口。真是好茶，历经二十多年，仍葆
有茶的色香味，历久弥珍。没有再

冲，沥干后，待明早再冲第三开，值
得期待。一开有一开的精彩。
就着新疆来的巴旦木，慢慢

剥开，香脆。还有一个从阿克苏快
速过来的冰糖心苹果。睹物，时空
因我融于眼前。又喝了一杯，微凉，
竟是甜了，回甘是甜了。
想着当年送茶人，今天喝茶

人，一晃二十多年，人生已过一甲
子，我们是否仍余味袅袅？是的。我

有不少同学、同事是六安人，也有
不少好友在六安工作生活，他们都
像极了六安瓜片，默默生发，芳香
四溢，卓尔不凡。于是，又喝了两小
杯，香甜不息，滋味愈长。
想着，喝着，听着窗外风声雨声，

春风入怀，好雨知时节。瓜片是国茶，
自有历史积淀和不凡气象。此茶是老
茶，似老友，没有惊艳，有的是像东
坡与怀民，心意相通。老茶，似老僧，
动与非动，眼开与微闭，世事了然于
胸，茶禅一味。老茶像老师，无尽藏，
学用不完的本事，宜尊崇，宜赏鉴。

又是一年好光景，又是一季瓜
片飘香。

瓜片味真味长
丁祖荣

素面淡黄色琉璃茶碗、茶托 法门
寺博物馆藏 (图片来源：文物陕西)

白瓷茶具及陆羽像 河北唐县出
土 (图片来源：陵城区文化和旅游局)
五代(公元907年-960年)；陆羽像高

10厘米，汤瓶高9 . 8厘米，风炉、茶鍑通
高15 . 6厘米，茶臼高3 . 1厘米，口径12 . 2
厘米，渣斗高9 . 5厘米，口径11 . 3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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